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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歌

2025年春晚，我从电视上见识到了许多
非遗项目，看着这些古代劳动人民遗留下来的
智慧结晶，为之赞叹、为之倾倒之余，不由心
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多少非遗呢？有
哪些已经失传，消失在岁月的长河里？还有哪
些非遗得到了传承？”

带着这样的疑问，大年初一，我们一行人
从县城出发，驱车半个多小时，来到武宣县桐
岭镇下盘古村，观赏了一场生动神奇的翡翠鸟
舞。

翡翠鸟舞是自治区级非遗项目。问了“度
娘”才知道，截至目前，武宣县有包括翡翠鸟舞
在内的十二项非遗项目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武宣县是壮族人民的聚居地，
这里盛行盘古文化，崇拜鸟图腾。相传三百多
年前，盘古村有个罗老汉被财主逼死，葬在河
边的荒坡上。第二年清明节，罗老汉的儿子去
扫墓，因为家里穷买不起祭品，跪在父亲坟前
哀泣。忽然，一只翡翠鸟叼着一条鱼放在坟前
就飞走了。罗老汉的儿子看着飞走的翡翠鸟，
心里十分感激，用那条鱼祭拜了父亲。后来，
罗老汉的儿子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儿孙，儿
孙们都被温顺善良又懂人性的翡翠鸟所感
动。为了感谢翡翠鸟的恩情，罗氏子孙们不仅
禁止捕捉翡翠鸟，还创编了翡翠鸟舞。每逢节
日庆典之时，罗氏子孙们都会套上自己制作的
翡翠鸟模型，模仿翡翠鸟的动作翩翩起舞，以
表达对翡翠鸟的崇敬、感恩，祈祷生活安稳富
足。翡翠鸟舞就这样一代代传承了下来，由第
一代创始人罗稻香开始，至今已经传承了十六
代。

在观赏完活灵活现的翡翠鸟舞后，我采访
了跳翡翠鸟舞的三位年轻小伙子，他们分别是

大一学生罗浩、罗鸿涛和罗世斌。据罗浩介
绍，掌握翡翠鸟舞技巧的共有二十几人，而像
他们这样年轻的只有六人。我问道：“那些比
你们小的小学生不愿意学吗？”罗浩说：“练习
翡翠鸟舞全程都是半蹲的，手脚的协调性非常
重要，时常需要用手拉动模型里面的开关让鸟
头转动、鸟眼睛张开闭合、鸟嘴发出‘嗒嗒’的
声音，还要半蹲着做出闪、跳、腾、挪、卧等动
作，很消耗体力。刚开始练的时候几分钟下来

就觉得很累了，所以年纪太小的人体力跟不
上。”罗浩说，虽然练习翡翠鸟舞很辛苦，但是
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放弃。每到周末或节假
日，他们都会自发地相约练习。我看着他们舞
动着翠绿的翡翠鸟模型，仿佛把整个春天都舞
动了起来。

观赏完翡翠鸟舞，我们来到桐岭镇和律村
民委的塘莲村，恰逢塘莲村的村民正舞动着龙
鱼挨家挨户拜年，鞭炮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

高大的楼房门上，鲜红的对联映衬着火红的灯
笼，一派新春气象。每到一户，那家的主人必
会提前点响鞭炮引路，把龙鱼引到自家厅堂，
随后热情地拿出糖和水果、饼糕和瓜子等招
待，龙鱼舞罢，主人还会再次点燃鞭炮欢送。
这一刻，我不禁想起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
中的一句：“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
舞。”彼鱼龙是此龙鱼吗？

村民向我们讲述了“龙鱼舞”的传说：他
们的祖先刚到此地时，这里毒蛇猛兽横行，
妖魔鬼怪出没。这些妖魔不但能射出猛烈
的阳光炙烤大地，使土地龟裂、寸草不生，还
能吞云吐雾，喷射出病疫瘴气，残害人和牲
畜的性命。有一天，天空黑云密布，雷声轰
鸣，一道闪电直劈地面。村前那个干裂许久
的鱼塘边突然多了一个水缸大的泉眼，不断
地往外冒出甘甜的清泉，不久数十亩宽的鱼
塘就涨满了水。等天晴云散，村民们惊奇地
发现鱼塘中开着许多美丽的莲花。几个大
胆的村民划起竹筏到池塘里想探个究竟，然
而一到池塘里，莲花便消失不见，次日清晨
又开了起来。

从那以后，池塘里的莲花越来越多，妖魔
鬼怪再也没有出现，村子里人丁渐渐兴旺起
来，人们就把村名叫作“塘莲村”。后来有人说
仙莲若配上神鱼，村庄将会更加兴旺发达。于
是，村民们便制作了一只龙头鱼身的金色大
鱼，敬奉为神鱼的化身，并创编了龙鱼舞。逢
年过节，村民们都会焚香祷告，奉请神鱼降临，
为他们消灾赐福。据介绍，龙鱼舞从创始至
今，已经传承了十四代，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新的一年，愿更多的非遗被发现并得到传
承，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周末，我和文友到都安采风，车
子行驶在乡间小路上，突然传来

“砰”的一声巨响。惊恐间，我们齐
刷刷向车窗外望去，只见一位中年
大叔手持铁罐正往一个长蛇皮袋里
倒出刚爆好的玉米花，一股白色的
浓烟萦绕着他，瞬间将我的思绪带
回到了九十年代的腊月。

三十年前的农村，过了腊八，家
家户户都在为迎春节做准备，孩子
们最期待的就属爆玉米花了。每天
都有三五成群的小孩在村口张望，
只要看到大叔扛着爆米花机进村，
孩子们就兴奋地边跑回家边喊：“爆
玉米花咯！爆玉米花咯！”一进家门
口，立刻扛起早已准备好的风干玉
米粒，往村口冲，似乎晚到一秒，就
会错过一个冬天的美食。

爆玉米花往往要先搭好架子、
准备好柴火，这些都是孩子们的强项。大家分好
工，两个稍微年长的留下来陪大叔搭架子，其余人
则冲到房前屋后捡拾柴草，一溜烟的工夫就垒了
一堆。

待火烧旺后，只见大叔打开手摇玉米花机，倒
入干玉米粒，再将机子盖好，放上架子，一番娴熟
地操作后，开始慢慢转动机子。等待的时间总显
得如此漫长。孩子们一边不停地添干柴、一边焦
急地问：“玉米花什么时候能出炉？”

随着爆玉米花机内气压不断上升，只听见机
子里玉米“噼里啪啦”作响，红色的火焰也一起舞
动，构成一曲欢快的乐章。“让开！”大叔突然高声
喊道。孩子们齐刷刷地退到一旁，眼巴巴地等待
美食诞生。

只见大叔拿起爆玉米花机套入蛇皮袋，“砰”
的一声脆响，玉米花迫不及待地喷涌而出，香气逐
渐弥漫整个村庄。孩子们蜂拥上前，手捧玉米花，
急忙送入嘴中，发出“嘎吱嘎吱”的咀嚼声，仿佛整
个童年的欢乐都融进了这一口里。

大人们闻香而至，你一捧我一捧地吃着刚爆
好的玉米花，享受着美食的香甜，细说着一年来的
喜悦。

那个年代，过年的零食主要就是玉米花。哥
哥作为家中的长子，每年都掌握着玉米花的分配
权。每次将爆好的玉米花拿回家中，哥哥总要第
一时间分成五份，母亲拿到最大份，其余四份也有
分量多少的不同，我们往往通过抓阄来决定谁能
拿到分量大的那份。无一例外，分量最小的那份
总是被我抽到，即使用“一哭二闹三打滚”的手段，
都未能使哥哥屈服。

多年后，随着生活水平提高，玉米花已经不再
是过年的必备零食，但它蕴含的年味和童真味一
直在我们心中，不会消散。

“小妹，准备过年了，我爆好玉米花等你回
来！”临近过年，收到来自母亲的信息，看着屏幕上
的字符，我眼眶湿润，惟愿年年有人盼，岁岁人安
康。

大年初一，按照老规矩，中午十二点前
是不能吃荤的。母亲说：“咱们先搭个窑，
中午过了就窑鸡吃。”我应了一声，扛起锄
头往后院走去。

选好地方后，我开始搬土块、垒窑，忙
活了半个钟头，母亲一边挖土一边念
叨：“今年窑得挖深点，这样火旺，鸡才
香。”不一会儿，窑的轮廓就出来了。

看到我们正忙着，堂哥二话不说就过
来帮忙。大家一边聊天一边干活，笑声在
后院里回荡。二十分钟过后，一个结实的
窑就搭好了。

这时，82岁的堂伯母缓步走来。她和
母亲一见面就聊开了，从年轻时的趣事说
到儿孙满堂，从过去的苦日子聊到如今的
好光景。两位老人越说越起劲，干脆找了
树枝当凳子，在窑边的一棵黄皮果树下继
续聊。

不一会儿，嫂子也加入了聊天队伍。
三个人有说有笑，女人之间的话题，我根本
插不上话。

我开始生火烧窑，火苗呼呼地往上
窜。一个多小时后，土块烧得通红。我小
心翼翼地把腌好的鸡用锡纸包好，轻手放
进窑里，再用烧红的土块封住窑口，盖上一
层土，不留一丝缝隙。

“爸爸，什么时候才能吃啊？”儿子眼巴
巴地看着窑，小脸上写满了期待。

“再等会儿，你先吃点零食垫垫。”母亲
摸摸孙子的头，转身去拿零食。

我们一边吃一边等。儿子时不时站起
来，踮着脚往窑口里看，可什么也看不见。

“我都闻到香味了，怎么还没好啊？”他嘟着
嘴坐回去，但脸上还是挂着笑。

“快了快了，小馋猫。”我笑着逗他，自
己也等不及了。

准备开窑时，堂伯母回家拿了一些沃
柑来。“大过年的，给你们添点年味儿。”她
笑着说。

终于，窑鸡烤好了。我们赶紧扒开土
块，取出热乎乎的窑鸡。撕开锡纸，香气扑
鼻而来。儿子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哇，

真好吃！”
我连忙招呼堂伯母品尝，她却扶着腰

连连摆手：“灶上还放着两只鸡呢，马上就
开饭了。”话音未落，她已转身往家的方向
走去。母亲忙用油纸包好两只油亮的鸡腿
追上去，堂伯母客气地推辞说：“不用，不
用，家里还煨着两只鸡呢。”

看着堂伯母远去的背影，我心里暖暖
的。这就是我们村的年味儿，邻里之间互
帮互助，其乐融融。

吃着窑鸡，母亲突然说起了往事：“记
得小时候，你外公也是这样带着我们兄妹
几个窑鸡。那时候条件不好，一年到头就
盼着过年能吃上一口鸡肉。”

嫂子接过话：“那时候窑鸡可没现在这
么多调料，就是简单的盐巴和酱油，一家人
在一起，吃起来也很香。”

我静静地听着两人的对话，窑鸡的香
味还在空气中飘荡，那是年的味道，是家的
味道，更是幸福的味道。那一刻，我明白了
为什么每年春节都要窑鸡。

我们身边的非遗
覃梦云

烟花下的欢歌
许开斌

微风轻轻地踮着脚尖
悄悄溜过迷人的夜晚
街边的灯笼宛如小太阳
散发着温暖的光
光晕随着风儿流淌
晕染了夜的阑珊

一家人围坐在门前的石凳上
满心欢喜期待烟花的登场
孩子们兴奋地挥舞着荧光棒
蹦着跳着，拍着小手叫嚷
我张开双手俏皮地跟着摇晃

第一束火光如飞鸟挣脱樊笼
瞬间点亮了人们眼中的光芒
迷人的璀璨，是被赋予生命的精灵
红的似火，燃烧着新年的希望
黄的如光，抚摸着爷爷奶奶的脸庞
绿的像梦，为孩子们编织奇妙的幻想

烟花一朵朵，一束束，热情而奔放
如银河般倾泻，似点点繁星坠落
绚丽的光影汇成一片梦幻的海洋
路过的人们无不被这绮丽牵绊
大家停驻脚步，沉醉于这美的盛宴
笑声在空气中欢快地回荡

此刻，脚下被火光照亮的石板路
变成了一条闪亮的星光大道
我站在烟花舞台的中央
应和着夜色中最美的和弦
踩着绚烂的节拍
心中的快乐，如同烟花般绽放

忙与人生
流 云

于匆匆的步履间，
日子似飞梭编织着岁月的锦缎。
忙碌如同生活的鼓手，
击打着杂乱的节拍。

晨曦未现就已踏上奔波之路，
夜幕浓重仍未能抖落满身疲惫。
梦想于忙碌中日益憔悴，
心灵在奔波中渴望着停靠的港湾。

然而忙碌啊，并非人生的全貌，
那短暂的安宁，方为灵魂的栖息之所。
在忙碌的罅隙中，
我探寻着爱的暖意。

忙碌的风，吹不散真情的霭霭云雾，
人生的征途，隐匿着无数温馨的山谷。
即便忙碌如影随形，
心中怀揣着爱，就不会迷失前行的方向。

期望在这纷繁忙碌的人生旅途中，
能够握住那一缕温柔，
让心灵于喧嚣之中，觅得宁静的角落。

都说“人老了就变小孩”，我那七十多岁的
父亲尤为如此。他总是在家呆不住，出门又急
着赶回家。平日里就算没事，父亲也爱屁颠屁
颠地骑辆自行车赶往两公里外的街上闲逛。
哪怕只买一斤猪肉，或什么都不买，他也要在
街上东瞧瞧西看看，非要感受一下街头的热闹
氛围才安心。

自从我们购置了小车，父亲更是童心大
发。每次得知我们将驾车出游，他总像个老顽
童似的，嚷嚷着要跟我们一起去。每每此时，
一旁的老妈总忍不住对他冷嘲热讽：“人家后
生讲去哪里，你一个老头子总要跟去，不丢丑
么？”但父亲才不管这些，每次出门，他总是匆
忙换鞋子、衣服，一边叮嘱我们等他，一边表现
得像个玩兴甚浓又担心不要他出门的孩子。

春节期间，炮声隆隆，每天早上吃饭时，父
亲就会兴致勃勃地问我们：“今天要去哪里玩，
我也一起去哦！”

而大年初一，我上午有事，要参加协会组
织的新春走基层文化活动，不便带上父亲，他
满脸失望地呆坐在家里观看春晚重播。直到
下午三点多，我从四十公里外的活动地点风
尘仆仆地赶回老家，打算带上即将高考的侄
女、读高二的侄儿和会讲一大串吉利话的母
亲，到县城里“广西规模最大”的文庙，瞻仰圣
贤，祝愿侄儿们学业猛进。父亲知道我们的
计划，又开始嚷嚷：“你们等等，我也要去。”腿
脚不便的母亲不耐烦地说：“我们去办事，你
去看风景而已，要不你带着孙儿去得了。我
腿脚不利索，巴不得不用走！”父亲说：“除
了不比你会说那么多好彩头话，别的我一
样能干！”在大家都对逞能的父亲不耐烦
时，懂事的侄儿却说：“阿公真可怜，个个都
说不要他去，他那么想去就让他去吧！”说完，
侄儿主动去帮父亲喂鸡，让他快去换鞋，以便
尽早出发。

年初一的县城，不时堵车。当我们火急火
燎地驱车到二十公里开外的武宣文庙附近，又

急匆匆步行五百米赶到文庙大门处，已是下午
五点。文庙工作人员把守着虚掩的大门，显然
是对前来游玩的人流采取了“只准出不准进”的
方式。我们表示来意后，工作人员说：“我们准备
清场了，你们明天再来吧。”我指着侄儿、侄女对
她说：“阿妹行行好，让她们进去游览一下吧！”
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工作人员打开了大门，
同意让我们进入。

我们无比敬重地给孔子等圣贤上香行礼，又
急匆匆参观了庙内两侧厢房，便离开了文庙。走
出大门，已是夕阳西下，逞能的父亲说：“看吧，好
在是带我来，要是换成你妈来，还没到庙门口，
人家早关门了！”我顺势说了一声：“是啦！好在
是带你来，让侄儿、侄女赶上了文庙大年初一最
后的开门时间，大家都有福了！”听我这样说，
父亲美滋滋的。

大年初二，吃过午饭，我们想到附近的贵
港市一游。叫上父亲，他开心得很，把昨日的
解放鞋换了，找出平日不穿的皮鞋穿好，率先
走到小车旁等着我们。去往贵港市的高速路
上，看着车窗外的山岭、房屋，父亲兴致勃勃地
评说着沿途的地势、生活水平和变化等，还提
到他当年有许多战友是这一带的人。看得出

来，每新到一个地方，总能让他感触良多。或
许，在父亲看来，能去哪游玩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能和家人一起。

大年初三，妹妹一家回来拜年，我们叫来
叔叔，也就是父亲的两个弟弟一起吃饭。席
间，大叔说：“你们让个座，让我们三兄弟坐
在一起，方便碰杯饮酒！”难得一见六七十岁
的亲兄弟，主动要求坐一起的，我们哈哈大笑
起身让位。大叔不时跟父亲碰杯，语重心长
地说：“阿哥，现在生活好了，你看你，过年时
孩子们能随便拉你去到处旅游，算有福了，
我们要保养好身体，多享受和见证这越来越
美好的生活啊！”大叔说完，我们一起举起
杯，在或远或近、或密或稀传来的鞭炮声中，
共贺蛇年吉祥。

春节，带上老爸四处逛
原连辉

窑鸡里的年味
李树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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